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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象似的群山》中的对话叙事解析 

哈尔滨工业大学外语系  刘秀杰* 

摘  要：《白象似的群山》是海明威极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之一，几乎通篇都是对话。本文从叙事学
角度解析这篇小说中的对话：它是一种外部聚焦，采用的是游离于故事之外的缺席的叙述者和展示的叙述
方式，以达到缩短叙事距离，消除作者介入的目的。 
关键词：海明威   对话   叙事学 
 
《白象似的群山》是海明威最有特色的短篇小说之一。整篇小说以对话贯穿始终，没有人物介绍，没
有情节的来龙去脉，听不见作者的任何声音。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解读其中的对话，探讨对话艺术。 
叙事学家将人物的话语分为四种表达形式：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人物
话语是小说家用来控制叙述角度和叙述距离，变换感情色彩及语气的有效工具。对话作为直接引语，与读者
的叙述距离和审美距离比间接引语或自由间接引语要接近得多，比描写与叙述更近一步。所以，海明威在《白
象似的群山》中用对话代替描写、叙述、议论、说明来交待情节、背景、场景，刻画人物，揭示主题。 

1. 叙事聚焦— —戏剧式外聚焦 

从叙事聚焦的角度来说，小说中的对话是一种外部聚焦，其聚焦者（focal character）通常就是叙述者，
而不是故事中的某个人物，叙述者只描写人物的对话，人物的思想感情须靠读者自己去推测想象。 
小说围绕着“手术”（operation）二字展开，那男的要女的做手术，女的不愿意，虽然男的说得很委婉，
其实在小说中他非常地固执、非常地坚决。他曾三番五次将中断了的“手术”话题重新提起来，以至于女的忍
无可忍，表面上是温和的说服，实质上是强迫。叙述者纯客观地记录了两人的争执，他知道得非常少，少到连
人物的姓名都不知道，叙述者远不如人物知道得多。到底是什么手术，叙述者没有明说，根据文本的暗示，读
者猜是堕胎。那男的为什么非要女的堕胎? 女的为什么不愿堕胎? 叙述者不知道，只有人物自己心里明白。 
故事一开始，姑娘眺望远处群山的轮廓，就触景生情，想到了“远处的群山象白象，一切东西都象艾酒。”
（海明威，1986）随即他们就不自觉地触及到了那个他们谈论过的敏感话题——去做手术。男人不断地说“那
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手术，只是放点空气进去”，他会“陪着她的”，并一再强调如果姑娘“不愿意做”，他
“绝不勉强”。尽管姑娘嘴上说“对自己毫不在乎”，可她真的是吓坏了。但从男人的谈话中，姑娘逐渐感
受到了男人的卑鄙和虚伪，他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此时姑娘的心态由恐惧不安转变成了愤怒、憎恨。她不
愿意再听男人阴阳怪气地谈下去，姑娘一下子连用了七个“please”说明她已失望、恼怒到了极点。姑娘的意
识流程的这一阶段是以恨为特色的。但在故事的最后，姑娘却说：“感觉好极了”。此时她的心态已平静下
来，她已彻底看透了那个“伪君子”，她已决意离他而去，寻求一种新的生活。这里叙述了男主人公的虚伪、
冷漠、麻木、不负责任；和女主人公的敏感、富有想象力、勇于承担责任，这些都不是叙述者告诉读者的。 

2. 叙事方式——“展示” 

从叙事的方式来看，小说的对话是“展示”（showing），而不是“讲述”（telling）。 
海明威的对话与其他作家的对话不同，其他作家在写对话时频繁地用导入性词语和阐释性词语，交代
说话人、说话的神态，例如愤怒地、惊恐地、犹豫地等等，并在对话前往往加上一串长长的状语修饰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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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或一段话不单独成节，可以与叙述、描写混合在一起，连下去写，构成一节。海明威很少用“他说”，
“我说”之类的导入性词语，“海明威作品的对话，虽然是电文式，却更为正确客观，朴素自然而且亲切
感人。”（董衡巽，1980）他不但追求对话的语调、语气、用词等方面的真实，而且追求对话人的感情、
态度、性格等内在的真实。 
“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本来是能得到一切东西的。” 
“现在我们不是也能有一切东西吗？” 
“不，我们不可能。” 
“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 
“不，不可能。” 
“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 
“不，我们不能。它再也不是我们的了。” 
“它是我们的。” 
“不，它不是。一旦他们把它取走了，你再也别想把它弄回来。” 

3．叙事声音— —“缺席的叙述者” 

从叙述的声音看，小说中的叙述者似乎是不加修饰和改变地把人物对话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我们几
乎感觉不到叙述中介的存在。按查特曼的划分法，这属于“缺席的叙述者”的声音，也就是说，听不到叙
述的声音，类似于“速记”（董衡巽，1980）。我们不妨摘录小说中的一段： 
“我知道你不会在乎的，吉格。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只要用空气一吸就行了。”姑娘没作声。 
“我陪你去，而且一直是呆在你身边。他们只要注入空气，然后就一切正常了。” 
“那以后咱们怎么办？” 
“以后咱们就好了，就象以前那样。”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因为使我们烦心的就只有眼下这一件事儿，使我们一直不开心的就只有这一件事儿。”姑娘看着珠
帘子，伸手抓起两串珠子。 
“那你以为咱们今后就可以开开心心地再没有什么烦恼事了。” 
“我知道咱们会幸福的。你不必害怕。我认识许多人，都做过这种手术。” 
“我也认识许多人做过这种手术，”姑娘说，“手术以后他们都照样过得很开心。” 
“好吧”，男人说，“如果你不想做，你不必勉强。如果你不想做的话，我不会勉强你，不过我知道
这种手术是很便当的。” 
这一段中，叙述者完全是一个客观的目击者，不对对话进行带有任何主观色彩的评价，没有任何的感
情流露。由于叙述者的拒绝介入，叙述者对女主人公是同情还是埋怨，对男主人公是谴责还是赞成，读者
无从知道。因此，“缺席的叙述者”使故事充满悬念，使文本呈现开放式结局，加强了文本和读者之间的
互动，提高了文本的可阅读性。 
《白象似的群山》中叙述者的逐步淡出体现了海明威所谓的“省略的技艺”。由于叙述者的淡出，叙事
方式自然而然地呈现为纯客观展示。这种纯客观的展示看似一种不持态度的叙述，其实也是一种态度，说明
作家有了深厚的感情基础，才做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读者自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象
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因此，海明威小说中的对话采用戏剧式聚焦，缺席的叙述者，展示的叙事方式，这
些不仅拉近了叙述者与读者间的距离，这是一种“零距离”的逼近，同时，也使所传达的信息更细致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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